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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大利当代思想家翁贝托·艾柯是第一个把欧洲符号学流派与美国符号学研究结合
起来的符号学大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他在多篇论著中谈到了体育。他文笔犀
利，擅长仿讽体，经常正话反说，因此他的话语需要谨慎而细致地解读。通过解读可以感知到
他对体育表面上无比严苛的“消极主义”，背后却展现着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体育的情愫，更
可以梳理出他的一套完整而充满戏谑色彩的体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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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mberto Eco，well known first － class contemporary Italian thinker，a real master of semi-
otician who firstly devoted to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Semiology with American Semiot-
ics． He mentioned sports in many of his articles and books from 1960s to 21st century． His harsh and
critical style of writing enchanted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His franchise parody made the readers
carefully decoding the surface meaning，which usually signifying the opposite． His attitudes toward
sport，so － called“pessimist”，actually expressed his omnipresent concentrations on sport． His
complete series of views against sport with banter could be represented through his parody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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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艾柯是当代欧洲公认的一流思想家，意
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
他为公众所熟知的是他的畅销小说家的身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推出的《玫瑰的名字》《福柯摆》《昨
日之岛》和《波多利诺》等小说被译成 47 种文字，几乎
成为了畅销小说的代名词。因此，他曾被《剑桥意大
利文学史》誉为 20 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
当然，他最为学术界所熟知的还是符号学家的身份，身

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的他曾长期担任国际符号
学会秘书长。他的《缺席结构: 寻找符号学结构方法》
《符号学理论》《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 文本的符
号学阐释》《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都可谓符号学史上
的不朽著作，这使他成为欧洲在世的学者中可能唯一
能够与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和巴尔特等思想
家齐名的主流知识分子［1］。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是
把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结合起
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用他的学生洛克·卡波齐的话
来说，艾柯是那种对许多类型的知识都有贪心占有欲
的人，他是几乎所有学术团队都想据为己有，但又时刻
担心朝不保夕的人。［2］

足球是意大利的第一运动。艾柯的意大利学者身
份和早期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ＲAI 的工作经历很容
易让人把他与足球联系在一起。但在他的几部作品中
却弥漫着对足球浓郁的消极主义色彩，他对于足球的
批判跨越 20 世纪 60 至 21 世纪。他自己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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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里足球( 体育) 总是与消极哲学联系在一
起”［3］。因此，把艾柯的体育观称为“消极主义”体育
观应当是贴切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艾柯是一个经常
将反讽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方家，在他的笔墨中充满戏
讽之调，他的“仿讽体”( parody) 风格充斥着他的各种
作品，甚至是学术专著。他在《符号学理论》中对符号
学的“谎言理论”定义就被很多学者认为颇具仿讽风
格:“符号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
物。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
无法用以阐明真理。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
说’什么。［4］”1975 年，在他的第一本“小记事体”杂文
集《误读》英文版出版时他强调，“仿讽体绝对不要怕
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极其
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
有任何愧色”。17 年后在他的第二本“小记事体”杂文
集《带着鲑鱼去旅行》的序中，他不惜重复了这段
话［5］，表明自己对“仿讽体”自始至终的偏爱。正如卡
波奇所言，艾柯的智慧、文本间性的能力和生动的想象
力，加上他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
语，有时需要读者具备百科全书式的能力来解读他的
作品。在他这里，幽默和博学被绝妙地融合在了一
起［2］。因此，在对艾柯的作品，尤其是小记事体文章、
杂文、随笔和评论集展开解读时，读者应当格外谨慎地
处理艾柯编码时的“言外之意”，解读出艾柯的真实表
意。
事实上，艾柯在《没有冠军的价值》一文中清晰地

表达了自己对于冠军和锦标主义的蔑视，以及对于全
民健身的积极态度和社会应当是全民健身推动力的重
要观点。

1 “体育闲谈”不过是政论的替代品
《体育闲谈》写就于 1969 年，是艾柯作品中较早
论及体育的篇章，被辑录在论文集《时装之屋: 意大利
意识形态的证据和神秘性》中。艾柯在行文伊始并没
有直接言说“体育闲谈”，而是肇始于足球在社会中的
地位。他一如既往地以戏谑的笔调强调了足球在意大
利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可以占领一座教
堂，劫持一位保护着一群失望的天主教徒、一群志得意
满的持异见者、一个放纵的左派人士的大主教，传统的
世俗政党会透着乐。当人们占领一个政党的总部，那
么无论是否显示了团结性，其他党派都会认为这是正
义之举。但一旦足球场被占据，那么教会、左派、右派、
国会、法院、中国人、离婚联盟、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都会
迅速做出免责声明，而且会将罪犯戴上枷锁”［6］。显
然，艾柯在此是在讽谑足球在当代意大利社会中被毫
无原则地溺爱。这在之后几十年被现实多次验证。一
位足球俱乐部主席后来三次担任意大利总理，足球明

星成为这个国度里最被宠爱的人，一次世界杯冠军几
乎可以让人们忘却所有由“电话门丑闻”带来的恶劣
影响。因此，艾柯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集体感知中的
深层区域，无论通过定罪还是哗众取宠的计算，都没有
人能够触碰”。因为“一旦这个社会深层结构被打破，
所有可能的关联原则通通卷入危机，包含人类在地球
业已存在数万年这样的事实”［6］。
艾柯随后界定了什么是所谓的“体育闲谈”。他

认为，当代社会的“体育闲谈”，其实是对体育媒体的
谈论。“作为锻炼和身体活动的体育早已不复存在，
或者只因为经济原因而存在。因为让一个运动员跑比
拍摄一部电影，让演员假装跑要容易。因此，存在的仅
剩对体育闲谈的闲谈”［6］。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成
为了一种虚幻。同时，他指出“对体育媒介闲谈的闲
谈又构成了一整套法则: 作为受众的你只能在星期天
早晨听听收音机里他们假装比赛的转播。一些市民聚
集在理发店里谈论体育，要么你就只能到比赛发生的
地方去听这类谈话了”［6］。在这里，艾柯清晰地表达
了对体育闲谈的消极态度。
随后，艾柯让体育闲谈与政论发生了联系。对于

体育事件、人物的各种评价、判断、争论、诋毁和赞歌就
接踵而至，“于是一场口头仪式正式降临，在这场仪式
中，知性力量开始挥洒和中性化; 体能消耗告一段落。
竞争转向了纯碎的政治层面”［6］。而且，重要的是“对
体育闲谈的闲谈带有政论的一切特点”［6］。在政论
中，人们会讨论领导人应当做的、他们实际上做的、我
们希望他们做的，已经发生的和将会发生的，不一而
足。体育闲谈则是把对象由城市( 国家) 换成了体育
场和更衣室。如果说政治话题还有禁忌的话，那么有
关体育的闲谈就可以肆无忌惮。在体育闲谈里，男人
可以展示自己的判断力、语言暴力、政治竞争力等等。
因此，在这里，“体育起到了填补虚假意识的作用”［6］。
这被艾柯认为是体育起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因
为“体育锻炼的观念开始与体育闲谈的观点混淆起
来。闲谈者会将自己等同于运动员，不再感觉到他自
己并没有介入体育。而且，他会意识不到他根本不会
再介入到体育中去，因为他没有闲谈时的正式工作已
经让他本应在体育活动中消耗的体能和时间已经耗
尽”［6］。因此，艾柯认为，这里的体育闲谈就是德国哲
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指出的“闲
话”。
随后，艾柯将“体育闲谈”与符号学家罗曼·雅克

布森的符指过程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些闲谈没
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如同日常接触中“你好”“谢谢”这
样的话语，“也如同一台开着的收音机没有调准点播，
嘈杂的电流声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只能提醒大家处在
一种传播状态中”［6］。体育闲谈甚至还不如一般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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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因为“它是一种不间断的欺骗式的交际话语，总令
你在对城市和终结的谈论中收场”［6］。最后，艾柯指
出，体育闲谈“实质上就是对浪费的赞美，也就是消费
的最高点。消费文明的男性其实消费的就是自
己”［6］。
不难看出，艾柯极尽嘲讽之能事对体育闲谈的大

肆批判，无疑是真正持否定态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体育闲谈堪称“肿瘤级别”的。这“是‘应酬’语言中的
最大偏差类型。因此最终，才有了对所有语言的否定。
因此，男人非人性化的肇始或者人类有关‘人文’的观
念在一开始就是骗人的”［6］。艾柯在这里得出的终极
结论是:“体育就是男人，体育就是社会。”

2 冠军和锦标主义的狭隘
艾柯于 1971发表的《没有冠军的价值》也被收录在

《时装之屋:意大利意识形态的证据和神秘性》中。由于
这篇文章没有被辑录在英语、法语和其他主要语言的论
文集中，因此几乎被学者们忽略。这其实是艾柯论述自
己体育观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尼古拉·阿巴加诺是
艾柯在都灵求学时的老师。但艾柯对老师发表在报纸
La Stampa上有关体育哲学观点的文章不敢苟同，于是
他借用了老师授课时的语言，“要勇于对哲学家的观点
展开批判，以维持自己对其教学的忠诚”。［7］

艾柯认为，阿巴加诺对于冠军过于看重，对精英主
义过于倚重。在阿巴加诺的眼中，“通过冠军，人们总
能得到很多鼓舞和激励，观众也乐于欣赏冠军的表演。
因此这些冠军总是参与成功的表演”［7］。这其实就是
一种典型的锦标主义思想。这种思潮让普通民众忽略
了只有自己亲身参与体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身体锻炼。
艾柯认为，那种“沉迷于偷窥别人创造纪录的行为”成
为了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情的“神秘替代品”［7］。如
果民众留恋于对他人精彩演出的欣赏而忽略了自身的
身体锻炼只会得不偿失。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欣赏
冠军的表演“让人从更好的身体锻炼中放松下来，并
最终把不锻炼的原因归结为压抑”［7］。这事实上恰好
是不少欣赏赛场赛事和媒介赛事的体育迷的重要观赏
诱因: 逃避现实。艾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已经认
识到媒介赛事可能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身体锻炼的缺
失，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
接下来艾柯表达了更为重要的体育观点。他驳斥

了阿巴加诺所谓冠军是精英阶层的理论，指出“那些
体育观赏者代表的‘贱民阶层’其实才是希腊文明中
已经诞生出来的冠军概念”［7］。用通俗的语言来理
解，艾柯其实是意指只有全民健身才能够真正强国强
种，而不是欣赏几个冠军的表演就能证明国民体质的
全面提升。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具有相当典型的现实意
义。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历史性地

获得了金牌榜首席的殊荣。至此，体育激励国民的历
史时期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的开展成为了新的历史阶段体育发展的首要目标。诚
然，冠军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但它完全无法替代民众
自身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这恐怕正是艾柯对自己的
老师加以批判的重要内涵。
艾柯随后继续批判阿巴加诺的观点。阿巴加诺认

为，“人类从远古至今就是选择的过程，那些组织得更
好的，更强壮的，接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就存留了下来。
冠军也是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模式”［7］。艾柯认为阿
巴加诺的观点是让人们被动接受自然化的选择。但事
实上，社会是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方式的。他举
了溺水者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在溺水时只依靠本能，
那么他( 她) 大抵只能身亡了。一个社会如此接受这
样的自然选择的话，那么溺水身亡者不胜枚举，“好在
文化总在学会游泳之前就已经界定了”。因此，他认
为普通民众应当“与救生员和游泳教练分享游泳池”，
同时认为社会“不应当抛弃那些不会游泳的人，应当
让他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学会游泳”［7］。这恐怕是艾柯
体育观的核心价值。社会在对体育的弘扬中应当积极
推动它的教化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而
不是只让极少数精英掌握体育技能。
最后，艾柯认为“应该给每个人以锻炼的机会”。

但现实社会中“已经不再具有优越的竞技性，会刚好
选择从不锻炼的人来参与锻炼，这一切都被认为操
控”［7］。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锦标主义几乎是无
法避免的，人们总是只能通过对冠军的顶礼膜拜与体
育疏离。
艾柯有关冠军和锦标主义的观点是其体育观的核

心内容。与其他论述中有关体育的“消极主义”不同
的是，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民众参与日常身体锻炼
的必要性。这其实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所谓“消极体育
观”的实质。

3 足球并不等同于体育
1978 年是阿根廷世界杯年。艾柯在这一年成稿
的《世界杯与它的盛况》其实是应 L’espresso 杂志的
邀请撰写的一篇应景式的杂文。这篇文章被收录在论
文集《七年之欲》中。在那个足球被万众瞩目的时间，
杂志社当然想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来传播一些与
众不同的观点，因此艾柯认为杂志社“不可能有更好
和更聪明的选择了”。［8］

艾柯在文章的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尽力“撇
清”自己与足球的关系，来阐释自己作为异见者的合
法身份。他表示“我不爱好足球就像足球也不爱我一
样。从童年起，我就是那种‘踢球时专踢乌龙球，或者
最理想就是传球到对手脚下，或者执拗地将球踢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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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踢出围栏，让足球掉进地下室、河里或是扎进带着
冰淇淋香味的大车上’”［8］。显然，艾柯再一次运用起
他已经使用纯熟的仿讽体，在这里过度夸张的表达无
非是想证明杂志社找了一个他所谓的“绝对外星人观
点”来点评足球是多么明智。他用他小时候乞求理性
又忠诚的足球迷父亲带他去现场看足球比赛为例，证
明了自己与足球是多么的无缘。“星期天中午的寒冷
的阳光洒在人和这些东西上，我眼前呈现的是宽广但
却毫无意义的进程”［8］。以至于 13 岁的他就开始怀
疑上帝的存在，世界是否只是一部毫无意义的小说。
于是在艾柯的笔下，足球成了“目的缺失和所有虚荣
心的代名词”，因此他坦承“在我这里，足球总是与消
极哲学联系在一起的”［8］。艾柯在论述中第一次提出
了“消极哲学”的概念，但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消
极”中其实饱含着他对于足球事件的关注。
接下来艾柯话锋一转，突然提到“我绝不是要反

对对足球的热情。相反，我还要鼓掌欢迎这天赐的运
动”［8］。不过，这似乎只是假象，艾柯用了极端的比喻
来讽刺意大利社会中足球至上的各种乱象。“那些在
看台上的球迷突发心脏病，那些周末为了名誉而在残
忍的身体伤害面前曝光的裁判，那些爬山的短途旅游
者被乱石砸坏的车窗玻璃所伤血流满地的场景，那些
晚上醉醺醺地超速行驶在马路上的年轻人，站在插满
旗帜并严重超载的菲亚特 500 上，直到连人带车冲进
无敌卡车里面”［8］。艾柯几乎用尽毒舌之能事讽刺挖
苦与足球相关的所有人和事物。“我对足球的热情一
如我喜欢在悬崖边上飙车、疯狂的跳伞、神秘攀岩、用
橡皮艇跨越大洋、俄罗斯轮盘赌和服用毒品”［8］。
不过，艾柯很快就把足球和体育运动剥离开来。

他指出“体育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它直接调动人的身
体，促进体质锻炼。人们可以活动肌肉筋骨，促进血液
循环，让自己的肺活量增加到最大值。这是与性爱、哲
学反思同样美好的事物”［8］。艾柯在这里阐明了他对
体育内涵的理解，自发参加体育运动在艾柯看来从来
就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但“足球在这个层面
上与体育毫无瓜葛。职业足球已经超越了体育运动的
范畴，在这里，足球运动员就像拿着不同薪水的组装线
上的工人，球迷们的举动就像一群性痴迷者定期去看
别人做爱，或者像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被许诺去看富人
们吃冰淇淋”［8］。
艾柯不断地在反讽和正说之间切换，这让一般读

者很难把握他究竟意指什么。他给出了很多不愿意回
应世界杯为什么会那么病态般地受欢迎和媒体趋之若
鹜的原因，但“外部的压力”驱使他不得不做出某种回
应，那就是“意大利的舆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球队真
正获得一次国际锦标”［8］。在这里，艾柯表面上把这
种“外部的压力”指向约稿的杂志社和其他媒体，但事

实上这种所谓的“压力”又何尝不是自己施加的呢?
他持续不断地关注各种与足球和世界杯相关的事件、
人物，却囿于自己的学者身份耻于从善如流。这难道
不是又一层的反讽吗? 为了清晰地划清自己与足球的
界限，艾柯不惜又抛出了体育闲谈的观点并进行了深
入阐述。对体育闲谈的痴迷可以淡化人们对政治的关
心，是政论最完美的替代品。“它是有限的、严格聚焦
的，能允许你站边，表达观点，提出对策，而且不至于因
为表达而坐牢”［8］。最终艾柯点出了足球的真正内
涵，“对于成年男性来说，就像小女孩儿玩洋娃娃一
样，这就是一场有关教育的游戏，它教会你如何处在适
合自己的位置上”［8］。这再一次呼应了前文当中“体
育就是男人，体育就是社会”的表述，而且表达得更加
清晰具象。
文章的最后不可避免地从足球延伸到了政治范

畴。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1978 年阿根廷世界杯是
被当时阿根廷军政府操控的一届“非常规状态”下的
世界杯。艾柯的表达较为隐晦，他指出“在这样的时
刻，如果自己是在这样的政府中是很受伤的事情。试
想我们都是阿根廷人，一小撮阿根廷捣乱分子在那里
不断地提醒大家要一直‘消失’，不要在这样一个神圣
又神秘的比赛时间破坏大家的欢乐”。于是，艾柯指
出“世界杯就像圣诞老人般地来临了，终于新闻里有
了一些不是政治类的东西”。最后，艾柯终于提出了
自己蓄谋已久的观点“有可能在星期天足球比赛时发
动一场革命吗?”［8］

4 不谈论足球不等于不关注体育
在杂文集《第二部小日记》中，艾柯于 1990 年写

就的《怎样不谈论足球》一文似乎又一次印证了他的
消极主义体育观。不过这一次他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
“我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专注于足球实况转播而且兴
致很高，因为我认知到并且欣赏这种高贵运动的所有
优点”［9］。文字中的戏谑成分依然浓厚。不过他话锋
一转，马上提出“我恨的只是足球迷”［9］。为此，他甚
至不惜提出了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来渲染
自己对足球迷的抱怨。
艾柯随后提出了他憎恨足球迷的原因，“因为他

有一个很奇怪的缺点: 他会惊异于为什么你不是个球
迷，而且他会持续不断地跟你交流，仿佛你就是一个球
迷一般”［9］。接下来艾柯习惯性地用一系列夸张的类
比手法喻指了足球迷与非足球迷之间基本上是处于非
对等话语的情境中。对牛弹琴是足球迷与非足球迷之
间交流的基本形态，他们无法分享相近的意义和符码，

因此对话中充斥着不足解码和过度解码。这与艾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异常解码”( aberrant deco-
ding) ［10］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艾柯举例道: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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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利怎么样啊?”“我一定是错过了。”“可是你今晚
不错再过错了，是不是?”“不，我必须要读一读《形而
上学》中的 Z 书，你知道吗? 就是斯塔吉里特。”“好
的，你看了就会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预测范巴斯滕
会成为新马拉多纳。你怎么看? 当然我还会关注阿尔
戴斯［9］。”他的这个例子当然有些夸张，但这是为了证
明他随后提出的观点“即使我有三只眼睛，并且在颈
背上突然长出一对带绿色鳞片的天线，他也不会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这种人对世界万物大抵都熟视无睹，
眼睛里只有那个黑白两色的东西”［9］。艾柯在言语之
中充满了对足球迷话语体系的嘲讽，这在一定程度上
呼应了 20 多年前《体育闲谈》中的观点。
不过，从艾柯的话语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读出

他对足球事件的关注。“对我来说，如果利物浦球迷
到这儿来看球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样我可以用娱乐的
心态来阅读报纸”［9］。显然，1985 年发生的“海瑟尔惨
案”由混入利物浦队球迷内少数足球流氓造成数十名
尤文图斯队球迷丧生，这让所有意大利人都难以忘怀。
在这篇文章成文前的 1989 年又发生了利物浦队与诺
丁汉森林队在英格兰足总杯赛的“希尔斯堡惨案”，因
此在那一时期，忠诚的利物浦队球迷由于少数足球流
氓的存在，几乎成为邪恶的符码。“至少有一些鲜血
应该洒在这个马戏团里”。在这里，我们恰好读出的
是艾柯对于足球和其衍生的社会事务的关注。因此，
“如何不谈论足球”似乎可以理解为“如何以适当的方
式谈论足球”。1982 年，意大利队第三次获得世界杯
冠军以后，职业足球在意大利真正开始兴盛，全世界多
数伟大的球员开始在意大利顶级足球联赛中淘金。足
球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几乎成为了意大利社会中不
可或缺的话题，这是令身为知识分子的艾柯感到沮丧
的。因此，他用这种批判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
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在这样一个为足球疯狂的国度
里，真正充耳不闻足球的人是几乎不存在的。

5 嘉年华化让体育迷失
在 2007 年出版的艾柯杂文集《虾的步骤: 热战争

与媒介民粹主义》中，辑录了他在 2001 年 1 月意大利
《共和报》上论述的《从游戏到嘉年华》，其中谈到他对
体育的态度［11］。“体育已经被嘉年华化……它不再是
它本身所意味的插曲( 一周一场足球赛和几年才一次
的奥运会) 而是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它不再是
一个以自身为终结的活动，而成为了一种商业企
业”［11］。显然，职业足球乃至于奥运会的过度商业化
是艾柯对今日体育的重新认知，这种过度商业化让体
育正在迷失自己的本质。体育迷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
里不断获得刺激和嘉年华的机会才能得到满足。
艾柯在揶揄体育的过度商业化的同时，也谈到了

兴奋剂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比赛已经转化为一
项极度困难的任务，需要服用提高表现能力的药
物”［11］。这与意大利足坛、自行车坛和 20 世纪末国际
体坛上频繁爆出的兴奋剂丑闻不谋而合。为了抑制兴
奋剂给体育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少体育组织从 21 世纪
前后开始从之前的尿检过渡到血检。即便如此，仍然
有不少项目的运动员置若罔闻，对服用违禁药物趋之
若鹜，用以不断满足受众嘉年华的需求。这从另一个
角度证明了当代职业体育存在的弊端。
这段文字最重要的是结尾部分。在这里，他观照

到了几十年前对于体育的观点。“在盛大的嘉年华会
之前、进行中和之后，是那些观众而不是运动员们在没
日没夜地游戏”［11］。这与《体育闲谈》中有关体育观
赏者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但细细一想不无道理。那
些置身庞大的体育嘉年华会的观众有时看上去比运动
员本人更尽兴，他们在这场游戏中让自己在身心方面
都得到了释放，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其实，艾柯通过这
样的反讽揭示出了当代职业体育的本质，那就是已经
由过去纯粹的赛场赛事逐渐转变为赛场和媒介赛事并
存，媒介赛事成为主导的事实。当然，嘉年华式的当代
体育模式颠覆了传统体育模式，受众可以得到各种各
样的刺激和快感享受，以至于纯竞技的内容在这里已
经不再成为主导。

6 艾柯的体育思想对体育科学研究的影响
艾柯在当代欧洲崇高的学术地位使他的体育观对

于很多学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芬兰学者莱蒂宁和蒂
霍宁的《体育中男性体验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了艾柯《体育闲谈》的影响，这一点在论文的注释中有
明确的提示［12］。英国学者朱利安诺蒂在论述足球与
嘉年华政治中引用了艾柯提出的“大众嘉年华”的概
念，这篇论文在足球社会学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
位［13］。斯洛维卡夫斯基在论述文化表现与体育吉祥
物的时候，用到了艾柯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之后的论
文集《超真实之旅》当中的“超真实”的概念［14］，其实
这个概念不仅后来被波德里亚大量转述，还成为了人
文社会学者论及后现代的一个核心概念。以色列学者
本·波拉特在谈到以色列球迷对英国足球的情节时直
接引用了艾柯在《怎样不谈论足球》中的篇首语［15］。
澳大利亚文化学者大卫·洛弗在谈到流行新闻的组成
部分时，也特意将艾柯的“体育闲谈”列为其中之
一［16］。以色列学者卡梅利等在探讨足球新闻时，也将
艾柯在《体育闲谈》中有关体育本质的讨论作为重要
的切入口，这“一整套规则”成为了作者理论的核
心［17］。丹麦学者汉斯·邦德在谈到体操运动文化的
符号意义时，也借用了艾柯早期在《缺席结构》中的符
号学思想［18］。英国学者特里弗纳斯在出版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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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艾柯与足球》中，集中论述了艾柯的足球思
想与符号学的关系［19］。但他的观点后来也遭到了美
国学者埃弗隆的批判。他借用贡布里希对运动之美的
描述否定了特里弗纳斯认为“足球在介入文化本体的
时候，对作家和思想家而言的智慧途径来说既是隐喻
又是主题”的观点［20］。英国学者桑德沃斯则运用了艾
柯的“超真实”观点来分析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
对于赛事场赛和媒介赛事的不同需求［21］。英国学者
阿姆斯特朗等在论述足球俱乐部的队歌时也运用了艾
柯的这一理论［22］。
此外，艾柯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也被运用到体育科

学研究中。例如，沃特雷在探讨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运
动主义时就借用了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的符
号学理论［23］。魏伟在对体育符号的综述中也不可避
免地借用了艾柯的符号学观点［24］。事实证明，虽然艾
柯在对体育的论述上远不如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那么
全面透彻，但这些观点对于体育科学研究来说依然是
相当重要的。

7 结语
翁贝托·艾柯是当代西方少有的以抨击体育，尤

其是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为乐趣的思想家之一。在他
的笔下，体育总是与无聊、浪费、虚荣等词汇联系在一
起。但如果只看到了事件的表象，很容易被他的隐喻
和仿讽体所蒙蔽。他其实一直在关注与体育相关的人
物、事件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还批判过
冠军和锦标主义，并支持全民健身的观点，还指出社会
应当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如果我们说艾柯持消极主义体育观，那么这个消极主
义有必要被加上引号。在运用仿讽体和反讽的修辞手
法上，艾柯可能鲜有对手。当他号召大家不再谈论足
球的时候，他却端坐在家中，安静地欣赏星期天下午意
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的比赛。因为在他
看来，符号学就是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因此，这样
的“消极主义”体育观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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